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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晧峰近年出了四本书，《逝去的
武林》《国术馆》《道士下山》，以及《大日
坛城》。按常规体裁划分，第一本算口述
实录，后三本是长篇小说。其实我读着，
四本书都是四不像，口述实录也好，长
篇小说也罢，都是徐晧峰选择的外包
装，他已超越体裁之分。

另外，这四本书单看哪本，都挺精
彩，但联起来读，更使各自增色不少。倒
好像一部书的不同分册，第一本是篇长
长的引子，后三本是上、中、下部。这部
大书的主题，是武学、见地与修道。有兴
趣探究者，不妨照我说的再去重读，定
有意外收获。

《大日坛城》的外衣，是武侠小说。
在武林“江湖”氛围中，写围棋，写功夫，
甚至写到唐密。尽管其中妙句迭出，但
作为武侠小说，却不够好看。或者说，前
半本还好，后半本节奏拖沓、人物混乱，
情节进展线索模糊。

我读《大日坛城》过程中，开始为此
大惑不解，因为凭作者之前显示出来的
故事架构能力和语言文字的水平，应该
不至如此。困惑一来，可能有两种情况，
要么弃置一边不再往下读；要么心头一
紧，坐端直了，收拾散乱之心，打起十二
分精神继续往下读。我因之前读徐书对
他心生钦佩，故选择了后者。这一来，不
仅又读进去了，且读出更美之处。

还是那个话，武侠小说不过是外包
装，“引君入瓮”之后，作者可不想仅仅
停留在“术”的层面；武术之后有武学，
棋术之后有棋道，所谓见不离修，修不
离见，仅停留在术的层面不写道，会像
个瘸子站不稳。而道之一层，显然不是
想写清楚明白，就能清楚明白的，作者
也在探究呢。有志者如果于此处挺得
住，不妨随他一起探进去——用心探进
去，就会发现，人物混乱自有道理，节奏
拖沓自有道理，线索模糊自有道理。其

中的奥妙不是一言两语可以概括，我只
能说，远比那些面子上的打打杀杀细
腻、激烈、好看得多。

作者曾在“大引子”《逝去的武林》
里，引述李仲轩老人讲如何修炼形意
拳，“练拳要学瞎子走路，身子前后都提
着小心，从头到脚都有反应”；还说，“意
不是想出来的东西，而是得来的东西，
一刻意就没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
了”；还说，“意是先于形象，先于想象
的，如下雨前，迎风而来的一点潮气，似
有非有”……这些话，都是在讲用心。虽
然真正做到这些很难，但比照如此用
心，再去读《大日坛城》里棋手的棋、武
林中人的功夫，才算入了点门。

比如，书里写到一男一女两个武林
绝顶高手，日夜形影相随，可其实二人
的关系，是一人公开宣称必杀对方，双
方明确约定，除了睡觉、吃饭、洗浴时不
得出手，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一
人的瞑目之刻。这不正是“瞎子走路”？

这么说来，《大日坛城》是一本需要
“用心”去读，才可体会其不同凡响的
“武侠小说”。

由此又想到，时下这样用心去写需
要用心去读的小说，几近凤毛麟角。绝
大多数长篇小说，无非三五个人物、一
两桩小恋情、三五场小风波，哗哗哗风
也似的就翻完了，全然不必细细琢磨。
很像时下电脑的所见即所得的傻瓜操
作系统，简单快捷，不必记忆，不必思
考。

反过头来，想想我们曾经的阅读
吧，比如《约翰·克里斯朵夫》《安娜·卡
列尼娜》，以今天的阅读习惯衡量，也是
人物众多混乱，节奏拖沓，情节进展线
索繁复。曾经的我们，在这样的小说里
琢磨徜徉，用心体会，结果领略到小说
的美不胜收。而现在，我们离这样的小
说阅读越来越远。

在绵密与细腻的后面
□陈建功

“悠悠”，是张曰凯长篇小说《悠悠玄
庄》的基本叙事基调。写一个家族，一座村
落的历史，这一题材并不少见。正因为这
样，所以新作品所面对的突破难度也就愈
大。因此拿到作品，心里第一反应就是质
疑——鲁西北，从 20 世纪初写到 20 世纪
中叶，应该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一
个陵谷之变的时代，那么，作家会不会写
成“宏大叙事”？读罢，我明白了“悠
悠”的含义。这是一本由小及大的书，一
本见微知著的书，作家找到了绵密细腻
的、从容不迫的叙事，以细节的精到和准
确，为我们展示了旧中国农耕文化、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一个大时代中崩解的进
程。这一崩解进程，被写得如此绵密和细
腻，借用古人的一句话：“言其小乎？或曰大
言皇皇亦可。”

作为小说，再宏大的题材所面临的，也
是丰富的、具体的、生动的叙事要求。正如
作者在本书的“跋”中所说，细节，是他找到
的法宝，欲以弥补他“才情”的“不足”。作者
在“才情”方面的自谦是否属实姑且不论，
但悠悠地、从容地、细密地为我们讲述了一
个村庄的时代故事、一个家庭的人物遭遇，
呈现了一个作品独特的美学追求。不难看

出，在处理宏观和微观、社会和家庭、时代
和个人等关系上，作家更注重后者，甚至还
有将“微观”、“家庭”和“个人”推向极至的
自觉。于是才有了更为细致入微、趣味横生
的艺术情致。但作家并没有把作品推向与
世隔绝，作品非但没有在大时代面前逃遁，
渐渐地，带领我们看到了这一淳朴的村庄
和厚德尚礼的家庭所面对的严峻，也看到
了主人公面对新时代新生活作出人生抉择
的艰难——张宗昌的征粮与红枪会的反
抗；北伐军兴起与赵安禄的投奔；宝雁裹脚
与妇女解放的学潮……再往后，是抗战中
可歌可泣的牺牲，是解放区天晴日朗的新
生活与“礼崩乐坏”的叹息……作家由细部
发端，却绝不刻意淡化或回避时代。我从这
部作品中，既看到了传统中国小说的借鉴
与生发，也看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继
承和前进。

进而我又想，小说更注意细节的精妙
和生活的情趣，却又不回避大时代的风云
和剪影，这一特色融合于《悠悠玄庄》之
中是偶然的吗？以我的感受，《悠悠玄
庄》所传递出的文学思考和艺术追求，与
新时期文学30年间，我国文学界所积累的
思想、艺术成果是相呼应的。我和张曰凯
相交 40 年，我敢肯定地说，《悠悠玄庄》
也是曾经作为 《人民文学》《小说选刊》
编辑的张曰凯，身处文学变革风潮几十年
历练与思考的成果。

那么，延续这个话题，可以说，《悠悠玄
庄》使我们看到的，还有“寻根文学”的进一
步深化。自上个世纪 80年代中叶寻根文学
勃兴，作家们开始注重地域文化的挖掘，
民俗的展示也已经成了不少作家的自觉追
求。《悠悠玄庄》 中民俗事象的描绘和农
事细节的再现，可以说为我们展示了一幅

幅缤纷迷人的画面。从庙会到打醮，从婚
娶到发丧，从缠足到旌表，从艳曲到民
谣，乃至婚帖往来的行文……中国乡村万
象，都进入了作家的民俗长卷。《悠悠玄
庄》中更把民俗与农事熔为一炉，不仅注
重了民俗事象的描写，而且更有鲁西北农
事细致入微的描述。无论是春播秋收、看
青守夜，还是贩菜运粮、节令社火……都
写得绘声绘色，洋溢着浓郁的劳动气息。
其中最为见功夫的，是这些民俗农事的描
写，以生动的人物心理和人物行动贯穿其
中，读起来越发兴味盎然。比如鲁家三个
姑奶奶回娘家看打醮，姐妹三人的心思、
处境穿插于打醮前后，热闹而细腻。又比
如赵安禄夫妇以“守护香椿”为名、营造

“二人天地”的心计。赵安禄争强好胜，
为了不被爹爹小看，播种时耍小聪明，反
弄巧成拙的窘态；兄弟二人进城卖香椿的
过程，也写得细致入微、生动有趣。我以为，
不少细节堪称经典，即使节选置之当代文
学教科书里，也是毫不逊色的。

当然，如果说还有哪一点可以挑剔的
话，我以为作品对传统小说手法的继承固
然必要且成绩可喜，但个别地方印记过于
明显，这是应该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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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曰凯同志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悠悠玄
庄》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用古典小说的
某些语言和笔法去描写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北
方农村的生活，主要写赵太世一户农民家族
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命运，从中折射出社会的
矛盾、民族的厄难、历史的变革。小说以丰富
的细节描写见胜，举凡春种秋收等农事生产、
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求神礼佛等宗教迷信、
使枪弄棒等武术传统，无不被一一细致地写
来，给人们展示了鲁西北农村彩色斑斓的民
俗风情画。而作家笔下的种种人物，如受过
儒家传统教育、恪守礼教的老农赵太世所表
现 的 农 村 长 者 的 固 执 和 仁 厚 ；他 的 大 儿
子——精通农活、安于本分的赵安福的戆直
和勤劳；二儿子赵安禄不安本分而从军抗日
所表现的勇武和刚烈；受到新学教育、宁违
祖训而不守婚约的孙子宝成所表现的痛苦和
叛逆；以及太世媳妇郑氏对丈夫如影随形的
附从；安福媳妇逆来顺受的坚忍；安禄媳妇
红杏出墙的野性和勇于改过的转变；宝成媳
妇菊儿 （高立英） 在不幸婚姻中所表现的苦
恼和贤惠；心高气傲却命比纸薄的石榴红受
辱复仇，参加抗日和突破无奈家庭的执著和
勇敢；吹唢呐的外号“哇儿哇儿二”的赵太
和为救弱女一把火烧了财主宅院，在日本鬼
子面前表现出的侠心和义胆；还有敢于大战
军阀和日本侵略者的红枪会首领、为人仗义
的赵太魁；乡村教书先生、真心为村民着想的
地下共产党员周玉熙等，个个写来都相当真
实生动，给读者留下颇深的印象。他们的形
象构成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人物浮世绘，相
当典型地反映了那时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
这是作者历经五年着力经营的第一部长篇小
说，既是我国新文学反映农村生活的饶有风
格的一部长篇历史画卷，也是一部主题积极、
富于思想文化内涵和独特艺术韵味的比较厚
重的作品。

小说通过描写封建礼教统治下产生的许
多悲剧，表现出犀利的人文精神的批判意
识。在小说的描写中，正是由于赵太世固执于封建礼教和迷信，
才产生孙子宝成与菊儿不幸的包办婚姻，并拆散宝成与赵家养
女宝雁两人之间两小无猜的爱情，使宝雁悒悒染病，终于导致她

“黛玉式”的死亡。安福媳妇三姐妹中，桃个儿被立碑而守活寡，
不敢与爱她的赵太和来往；石榴红在霸占她的马德昌死后仍受
儿子反对而不能嫁给与她两心相印的常巴虎，她们的人生全都
深受封建礼教观念之害。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深切同情中正闪耀
着反封建的人道主义的光彩。当然，小说还张扬了民族优秀的
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儒家的仁爱传统在赵太世和赵太魁身上
都得到突出的体现。玄庄人民群众在赵安禄、赵太魁、周玉熙领
导下奋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更表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其慷慨壮烈，表现得非常感人！赵太世
一家人的勤劳，玄庄人抗击土匪和日军的勇敢，更颂扬了中华民
族传统的优秀品质。这都使小说超越农村题材而获得广阔积极
的思想意义，也使小说获得更丰厚的文化内涵，将真与善，通过
美的形式，有力地传达给读者。小说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自然是作者独出匠心、精致经营的结果。因为新文学产生以来，
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数不胜数，张曰凯选取自己最熟悉的故乡
生活，并罕有地选取一个中农家族作为自己描写的中心，兼以许
多民歌的穿插去丰富自己的叙述，突出了作品以鲁西北方言为
主调的乡土特色和艺术韵味，从而产生有异于别的作品的独特
性和审美魅力。在某种意义上，独特性正是艺术创造精神所必
须追求的主体选择。

如果说，作品还有缺陷和不足，我以为，语言方面虽有特色，
但部分语言受《红楼梦》等的影响，略显陈旧；人物形象方面，地
下共产党员周玉熙的形象刻画稍显薄弱，性格欠丰满和突出；
菊儿曾从拐子那里救过小宝成，嫁入赵家且美丽贤惠，因而宝
成毫无内心矛盾地与她离婚的心理根据就显得不够充分，缺乏
足够的说服力；故事情节方面在前半部似乎推进过慢，真是节
奏悠悠，缺乏更抓人读下去的悬念，使读者略有沉闷之感。当
然，瑕不掩瑜，整体而论，小说还是相当成功的。作者以 32
万字的篇幅，再现了半个世纪农村的巨变，实属非常不易。张
曰凯是我大学时代的学友，对他的努力和成功，特别是年过七
旬后他还能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创作出这样一部好作品，我感到
分外高兴。除了向他表示祝贺，还希望他老骥伏枥，继续写出
新的作品来。

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编辑，张曰凯大
半辈子时间都在“为别人做嫁衣裳”，这次
他终于为自己也做了一件，中国式样，传统
剪裁，做工精细，雍容得体。在他个人，算是
了却一桩平生的心愿；对鉴赏者，则会惊异
于他的出手不凡，不由得给他叫一声好，喝
一声彩。

正如书稿题记所表明的，这是一部对
上世纪前半叶鲁西北地区社会生活进行文
化思考的小说。尽管其中不乏对天灾人祸、
兵匪暴行、家国仇、民族恨的描写，但人们
很难用“震撼”“恢弘”“穿透”等这些惯常的
术语去评论它。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留在
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更多的是作者那种炽
烈、深沉、纠结于眷念与惋叹的乡土之恋。
齐鲁大地是孔孟故乡，发轫于周公的儒家
思想中仁爱、忠恕、信义、孝悌等伦理准则
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渗透在人们的思
想观念和日常行为中，世代相传，源远流
长。正是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精华，影响和
支配着社会的道德风尚，温暖和慰藉着人
们的心灵情感，使劳苦大众无论在何种境
遇下，都能相濡以沫、共渡艰危，守护着和
平的家园，延续着民族的命脉。曰凯对这些
美好的记忆刻骨铭心，通过对诸如节庆、丧
葬、庙会、集市、建筑、宗教等民俗文化细致
入微的叙写，表达了他一往情深的怀恋与
称颂，使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温馨的、
忧郁的、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一种蕴藉的、
内敛的、古典式的美感，每每拨动读者的心
弦，唤起长久的共鸣。一部小说能带给人美
的愉悦，引起回味，是并不容易做到的，这
只要看看当下许多一味追求故事离奇耸动
而艺术粗糙的作品便会知道。自然，作者对
封建宗法礼教的专制、冷酷、愚昧也是感同
身受的，字里行间总能觉出不时透出的愤
懑或无奈地叹息。而无论是怀恋或惋叹，全
都隐藏在故事情节、人物命运的铺陈演进
中，如静水深流，表面微波不兴，内里却涌
动着巨大的情感波澜，这是《悠悠玄庄》在
风格上的鲜明特色，与同类题材的小说相

比，有其独到之处。
正是基于对地域风俗、乡土文化的谙

熟和深入思考，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也能
匠心独运，别出机杼，在深情诉说人物命运
遭际的同时，着力探究、把握他们的文化心
理、文化人格。作品写到他们对土地的感
待、对神明的敬畏、对祖宗的追念、对礼法
的恪守、对天灾人祸的抗争与无奈、对幸福
生活的希冀与怅惘，通过这些，揭示儒家文
化在人们心理上和人格上的熏染积淀。小
说中的赵太世，是作者着笔最多、用力最勤
的人物，他正直善良，急公好义，凭借自己
的精明强干和勤劳节俭，料理着一个融洽
和睦之家，过着殷实自足的日子。但在这个
家庭里，又是等级森严的，男女有别，长幼
有序，不容僭越。吃饭时，“浅子里放着白馍
馍，一碗豆腐熬白菜，这是男人们的饭食；
另一个浅子里是棒子面贴饼子，一小碟萝
卜咸菜拌了香油，这是女人们的饭食”。“当
家的人不入座吃饭，别人也不敢动筷”。“洗
脸也是有规矩的，因为一盆热水全家人洗，
第一个优先洗的自然是家长赵太世，往后
依次是赵家的男人、赵家的女人长辈、赵家
的女人晚辈”。耐人寻味的是，对这些带有
歧视性的规矩，全家人都觉得天经地义，顺
理成章，毫无怨气。这样的家庭，在旧中国
带有普遍性，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
象，很难用好坏、对错作简单评置。作品真
实地再现这样的家庭氛围，引发读者思考，
是有典型意义的。我们还看到，赵太世是忠
厚仁义的，有时又很不近情理，他在长工去
世后收养了孤苦无依的宝雁，视如己出，而
当得知“安禄家的”有不轨性行为时，却不
容分说地将这个长期“守活寡”、平时也还
算勤快孝敬的二儿媳逐出家门；大儿子赵
安福因积劳成疾病瘫在炕，他忧心如焚，但
当“安福家里的”要他伸把手扶安福如厕
时，他把烟袋锅往桌上一搁，决断地说：“我
不能倒行孝”，以至导致安福的死亡。至此，
一个在儒家思想文化精华与糟粕交互影响
下的农村家长形象便活现在我们面前，他

既古道热肠，又冷酷固执，既精明练达，又
惑于愚昧，是复杂的，因而又是丰满的，真
实的。这个典型的成功塑造，寄寓着作家的
人文关怀，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
是《悠悠玄庄》颇为精彩的得意之笔。

据我所知，曰凯对中国古典文学一直
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爱好，特别对《红楼梦》

《金瓶梅》等名著情有独钟，作过较深入的
研究，写过不少心得体会文章。这种汲取于
璀璨文学矿藏的艺术营养，奔流腕下，必然
投注在他的长篇写作中，使作品呈现出不
俗的格调和品位。当我们赏读到那些关于
乡间民俗、市井风情的精心描绘时，常常会
想到唐宋以来的一些话本小说。当读到鲁
家做打醮法事时“那打镲的小道士将一只
铜镲飞到顶棚，又用另一只铜镲稳稳接住，
溜溜直转，两只铜镲在他手里犹如两顶草
帽耍来耍去，博得庄稼人一声声喝彩”时，
会想到《老残游记》里白妞、黑妞出神入化
的表演。读到宝成在庙会上的走失，宝成宝
雁乍一见面眼睛一亮似曾相识的惊喜，两
人平目耳鬓厮磨两小无猜心心相印又每生
怨望的情态，以及宝雁去世后宝成在成亲
的日子里独自到野外凭吊故人等情节时，
更会想到《红楼梦》的有关章节。这中间自
然有模仿的成分，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韵，能
书写到位，没有相当的功力，又岂是容易办
得到的。至于张曰凯在遣词炼句方面的用
心精当，只想列举一例：

这一天，戏台上早挂出戏牌上演梆子
戏《蝴蝶杯》，坤角新秀石榴红主演。台下看
棚早已挤满了人。一通锣鼓敲过，石榴红扮
演的小旦渔家女胡凤莲一声梆子尖板：

江湖上浪滔滔父女相伴——
台下“嗷”的一声，满棚喝彩!那渔家女

挑开门帘，一身素装，头戴斗笠，两手摇橹，
在急急风锣鼓点中，迈开云步，如浮云游
动，水上漂流，荡到台前。

接着，一个鹞子翻身，扬袖、亮相，
又一声喝彩!石榴红沉稳一会儿，一双眸
子扫过黑压压的人群，边轻轻摇橹边唱梆

子慢板……
显然，像这样惟妙惟肖、灵动传神的文

字，没有对事物的悉心观察，不下一番苦苦
锤炼的功夫，是写不出来的。如果稍加留
意，还会发现，曰凯描写小说人物在不同情
境下伤心流泪的情态时，所选择的词语都
是不同的，仅我注意到的，就有“汪了泪”

“噙着泪”“落泪”“掉落”“抹泪”“擦泪”“滚
出来”“滴下来”“流下来”等等的区别，行文
的严谨、考究于此可见。

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加以征引，是有感
于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渐遭冷遇的当下，
曰凯的这部小说，让我们重新体会到文学
创作中中国特色民族风格的魅力，进而相
信，立足于我们自己脚下的土地，在继承优
秀传统的同时吸收外来有益经验，在此基
础上大胆创新，积极进取，仍是我们的文学
健康繁荣，赢得读者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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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炯
眷念与惋叹纠结的乡土之恋

□王巨才

《大日坛城》的好看，有王家
卫作推荐语：“《大日坛城》有七十
二妖魔、三十六佛陀，读之一味听
其牵引，脱身不得。”邹静之为之
作序，说：“皓峰的书都有好故事，
好人物；他的文字指着月亮。”“他
深入的思索和飞扬的想象，一再
地让我想到了‘光年’这个词——
那感觉像身后有一个辽阔的光年
让你想投入进去再不出来……”
这绝非虚言，都是切身感受。

《大日坛城》作者徐皓峰近年
在武术界、武侠小说界声名鹊起，
此前出版的《逝去的武林》《道士
下山》等，已为他赢得极好声誉和
大批忠实读者。

作为一位深通拳术、对中国
传统文化有广博知识和独到体会
的作家，徐皓峰的武侠小说写作，

上接民国武侠小说开山鼻祖向恺
然一脉，对武术技术的描摹更加
专业；同时另开新灶，将武术功夫
与各门类传统文化融为一炉，融
会贯通，以求其“道”彰显，使小说
既好看又耐看，留有深长余韵。

“大日坛城”是一幅描绘佛教
经典《大日经》诸佛境界的唐代绢
画，佛教“唐密”修行者的法物。

“唐密”即唐朝时由北印度传入中
国的佛教密法，当时日本僧人空
海从大唐学得带回日本，流传千
年至今。而在中国，“唐密”在禅宗
兴盛之后渐渐失传，今人多已不
识，说到密宗，只知有“藏密”了。

本书以《大日坛城》为题，故
事主线却是围棋。主人公俞上泉
是一位围棋天才，在 20 世纪三四
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期间，以其神
奇不可思议的棋艺，打败日本诸
多围棋高手，赢得“第一人”称号。
其后又在一次次的挑战中立于不
败之地，与当时中国国内节节败
退的抗战形势形成鲜明对照。反
过来说，当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
场节节胜利之时，他们视为“国
技”的围棋之战却接连不断地败
在一个中国人手下。围绕俞上泉，
有一意保他和灭他的各种力量在
拼争、厮杀：身怀绝技的中国武术
高手、日本武士名流、中统特务、
日本特务、抗日战士、汉奸……各
种力量的拼杀往往如平地惊雷，
诡谲迅疾，摄人心魄。身处风暴中

心的俞上泉，对各种力量视若无
睹，对一切危险置若罔闻，无论是
棋盘上的杀气和暗处来路不明的
杀气，他均以向死之心面对，而一
次次绝处逢生。但他最终却抗拒
不了历史车轮的残酷碾压……

除了结局，这个人物让人想
起围棋大师吴清源，作者的确借
用了吴清源的诸多经历，并写出
自己对一个身处恶浊乱世的天才
的理解。但作者立意不只在写一
个伟大棋手的命运，而是试图在
一切人物和故事之上，让某种真
理浮现。这就是求“道”。

武术、围棋、唐密，是书中三
大要素，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每当俞上泉棋战不利、欲求
突破之策时，能够支招打破僵局
的常常是武术的功夫高手，而俞
上泉的心领神会、融会贯通，揭示
出一个真理：无论何种技艺，在高
妙之处，在终极的“道”上，都是相
通的。

围棋与唐密有何关系？书中
一个人物说：“唐密的大日坛城分
十二宫，围棋的棋盘也是十二块
区域。大日坛城的中央是八瓣红
莲，棋盘中央叫天元。只不过大日
坛城是由八瓣红莲向四周扩展，
而下棋是从边角逐渐向中央进
发，进程相反。”围棋棋盘与大日
坛城原有形似之处，当俞上泉创
造了“直取天元”、由中央出发的
新下法而取胜以后，二者就有了

神似。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围
棋即唐密。

武术是功夫，围棋也是一种
功夫；围棋即唐密，武术的最高境
界也是唐密：三位一体。这就是以

“大日坛城”做书名的原意吧。
虚实结合是小说一大特色。

不仅许多人物各有真实历史人物
的原型，不仅围棋的棋局皆有出
处，唐密的真言和灌顶仪式都是
真的，小说涉及的任一技艺：拳
术、刀术、剑术、箭术、茶道、花
道……其描述都有极可靠的专业
性。而这一切“实”，都融化在虚构
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中，相映
生辉。结实的技术与超拔的想象
力相结合，使作品质地厚重而又
气息灵动，令阅读者有了获取知
识、启发思维、激发灵性的多重享
受。

整部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层
层跟进，环环相扣，令人读之欲罢
不能。

《大日坛城》不是一部单纯的
武侠小说和传奇文学，它写武术，
写棋艺，写杀戮，写侠气，写情义，
但不止于所写；它有好故事好人
物，也不止于好故事好人物。有禅
密佛学修养的读者，或许对它更
能心领神会。它内容和内涵的丰
富，让人难以简单道出，就像邹静
之在序中说的，“那感觉像身后有
一个辽阔的光年让你想投入进去
再不出来……”

武术、围棋、唐密的三位一体
□林金荣


